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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与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
*1 

——以上海市为例 

陈建华 谢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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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全球信息化促进全球经济服务化。服务业的物质化、自动化、标准化与

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升级, 服务业成为国际化城市支柱产业, 生产者服务业成为国际化城市

主导产业。人力资本成为国际化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国际化城市劳动供给特点使其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这种状况使高收入群体、生产者服务业及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排挤低附加值产业与低收入群体, 占据中心城区空间位

置。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国际化城市这种空间极化是对过去纯粹人口在中心城区集中的扬弃, 也

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空间聚集。它体现了国际化城市试图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努力。 

【关键词】: 服务业 国际化城市 空间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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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从20 世纪70 年代发端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如果说带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走出70 年代滞胀困境的

是80 年代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指引的经济发展, 那么让这些经济体完全走出困境与迈上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是从90 年代美国

发端的新经济。货币主义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是以供给创造需求, 以信息技术产品为核心的新经济创造了新的需求, 

给美国经济带来长达10 年增长, 从而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根据赫伯特·G·格鲁伯与迈克尔·A·沃克的观点, 这个增长主

要是服务业的增长, 而且是生产者服务或中间服务的增长。服务业在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里的就业人数与产值比重不断上升, 

以致出现了丹尼尔·贝尔所描绘的后工业社会: 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社会, 信息是人们考虑的首要因素, 保健、教育、娱乐和文

艺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 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 

全球城市充分展现了当今世界经济服务化的发展趋势。全球城市经济普遍存在的现象是: 制造业产值及其比重降低, 制造

业就业人数减少; 另一方面, 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者服务业强劲增长, 成为促进城市就业、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人数在城市经济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银行、金融服

务、保险、法律服务、房地产、会计和其他专业服务成为城市扩张与扩展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例, 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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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生产者服务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区位商都在1.5～2.5 之间。专业服务成为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在生产者

服务业的带动下, 社会性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得到了充分发展。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产业集群在全球城市中心城区的空间定位直接带动了全球城市中心区的再度发展( gentrification) , 

另一方面, 由于信息技术与产业轻型化, 后方办公( back- office) 推动了全球城市产业的空间均衡化。对于我国正在向全球

城市方向发展的国际化城市来说, 服务业发展给城市空间带来哪些影响? 它们与服务业对全球城市空间的影响有哪些不同? 国

际化城市空间矛盾在服务业发展的条件下有哪些表现形式? 这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二、信息化条件下服务业的性质及其发展 

一般而言, 服务具有无形性、同时性、异质性、不可储存性与互动性等特征, 即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同时同地进行, 

生产者与消费者必须相互结合进行的性质。因此, 相对于物质产品, 服务业与人类活动的特征更紧密地联系着。服务业在这些

传统特征在信息化条件下得到了发展与改变。服务业在加快对制造业渗透、改变了制造业的生产与消费时空特征的时候, 它的

产业特征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原因是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与有形产品更紧密地相结合。借助于信息技术, 服务的无形性

质可以变得相对有形, 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可以错开。在生产者服务业中, 借助于信息技术, 服务供给者可以远

距离对服务需求者进行法律、金融与会计等专业服务辅导。借助于信息技术与标准化方法, 服务的异质性可以变得相对模糊, 而

使服务同质性得到加强。服务异质性的相对减弱典型地体现在全球金融业上。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使得人们能在全球得到较为同

质的金融服务。 

信息技术对服务业传统特征的发展与改变必然对服务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的服务行业不断出现, 原本与实物生产过

程混合在一起的服务作为一个行业独立出来, 或者原本作为生产某个阶段或生活阶段的服务独立出来, 形成相对独立的行业与

企业。服务业规模扩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不断上升, 特别是消费者服务业, 就业人数增长幅度较大。

服务业产值大幅度增长, 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与工业, 它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 

对于城市来说, 服务业的增长与扩张更为迅速与猛烈, 更具有技术与知识特征。服务业量的扩张必然带来结构上质的转换。

许多服务变成由企业和组织来经营, 而不是由个人来提供。服务业运用大生产方式, 采用标准化方式, 提供类似福特制生产方

式的服务, 如跨国投资基金与连锁经营方式等。大中型服务企业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服务生产力有了综合性与实质的提高, 服

务业实现了自动化、机械化与信息化。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是信息化对服务业的最重要影响, 即服务业发展重点从消费者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向生产者服务

业过渡, 服务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服务业增长最强劲和最主要部分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

信息服务业成为服务业中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特别生产者服务业的强劲发展反映了信息化条件下生产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从某个角度来说, 信息化、市场扩大、

分工与服务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同一个过程。赫伯特·G·格鲁伯与迈克尔·A·沃克认为,“把生产者服务看作这一生产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专家组, 是有帮助的, 这个生产过程促进日益扩大的迂回性, 生产专业化, 资本加深, 并提高劳动与其他要素的生

产率”。
①
服务业发展对促进交易效率提高与交易费用下降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市场范围扩大, 产品在更宽广的地域范围内流通, 

服务于产品在空间流动的产业便显得重要了。在英国铁路和公路扩大了市场范围的时代, 流通服务业占据了服务业最重要的位

置, 占到了全部产业产出结构的五分之一强。在信息化时代, 信息产业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信息技术直接催生了许多服务业, 

促进分工细化、生产专业化与迂回程度增加。 

由于服务业发展即是分工的原因, 又是分工的结果, 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反映了专业化程度提高与生产迂回程度增加,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便体现了知识与生产经验存量增加、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累积。这是因为分工能增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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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产技巧, 提高生产熟练程度。在分工条件下, 生产者服务通过研究部门新产品设计将人力资本和总的知识存量贯彻进生

产过程, 而中间生产过程的扩大为人力资本与知识存量溶进生产过程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由于实行了分工, 社会获得了知识外

部性。它渊源于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以及生产多样化而建立起的生产联系。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其理论验证。生产者服务业由于

处于联系媒介而成为关键产业。于是, 生产者服务成为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传送体。生产者服务业大部分都以人力资本和知

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 它们最终物化在最后使用与出口而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当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状况下, 生产者服务业日

益成为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积累、日益专业化与迂回生产的主要表现途径之一。 

正是生产者服务业是人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主要途径之一, 所以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专业依赖性、知识密集型等特点。它

集中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生产特点。它的产业特点是人力资本性质的具体化。生产者服务业依赖于具备专业素质人才, 服务具备

知识密集特点, 服务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和异质性。不同的生产者服务业针对不同的生产企业的要求, 利用本专业的专业知识

或专业技术, 解快企业所面临的不同问题。由于生产者服务业依赖于专业化人才, 从而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垄断效

应。生产者服务通过提供中间生产服务, 促进服务与产品相结合、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 从而使得生产率提高和产品多

样化。 

三、国际化城市服务业发展与收入差异 

城市是生产分工具体进行的地方。全球城市诸如纽约、东京和伦敦在人力资本上具备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 在

信息化条件下, 分工细化与深化、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在全球城市里进行得最彻底。全球城市因而才具有

巨大的影响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信息技术引发的生产分工仍然在城市进行, 特别是在国际化城市中进行。然而, 发展中国家的人

力资本积累相对较少, 在科学与专业知识上发展不足, 拥有生产者服务所要求的人才相对较少。与此同时, 国际化城市作为地

区性或全国性首位城市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主要目标, 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造成了国际化城市低层次劳动力的过度供给。

在国际化城市中, 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力与少数的专业化人才并存。 

以上海为例, 上海的人口文化素质与受教育程度与世界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0 年, 上海每十万人中有在校大学

生1382 人, 而纽约在1989 年是5166 人, 东京在1986 年是5827 人, 巴黎在1990年是11455 人。
②
上海人口受教育程度经历了

从1990 年到2000 年十年时间提高过程, 但是增长幅度并不明显, 可以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提高的幅度并不大, 

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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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国际化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上, 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 如图1。图中表示受过良好教育, 进行过人力资本投资的高

素质劳动力供给曲线, 这部分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向里弯曲的曲线。存在一个工资率, 使得当实际工资率W≤ W1 时, 他

们宁愿闲暇也不愿意进行工作, 劳动力供给为零。由于他们对工资的期望值比较高, 他们在劳动力供给为零的工资率处于较高

的位置。随着工资率上升, 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 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呈现上升趋势。在工资率达到后, 收入上升使得其带来

的边际效用下降, 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 他们更倾向于进行休假而不愿意多工作。表示从农村转移过来的低技能的劳动力人

口愿意提供的劳动, 竞争使得他们的工资率始终位于低水平上, 他们愿意在高素质劳动力不愿意工作的工资率上工作。在高素

质劳动力开始工作之后, 工作机会的缺乏迫使他们的工资率趋于下降, 生活压力迫使他们要进行更多的工作时间才能维持生

计。因此, 工资率的下降反而提高这部分劳动力供给, 表现在向下弯曲的特征上。对于这部分劳动力来说, 还存在一种情况, 无

论工资率高低, 他们都愿意工作, 他们劳动力的供给对于工资变化缺乏弹性。表示了这部分人口的劳动力供给, 表现为一条垂

直的直线。 

 

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与信息化条件下经济发展是相互矛盾的。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普遍缺少先期人力资本投入。

信息化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知识性质使得少量人力资本拥有者得到高额收入,而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在分配性与消费者服务业

之间徘徊。这样, 人力资本的相对不足制约了服务业发展, 也妨碍了生产分工细化与深化, 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显著、

产品的多样化并不明显。它在服务业上的表现是生产者服务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大量的消费性与分配性服务业的同时存在。 

于是, 在发达国家呈现良性循环的人力资本、服务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发展过程,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人力资本的

制约, 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并不如发达国家那样显著。国际化城市的分工与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够像全球城市那样

深入。 

以上海为例, 如果把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就业人数

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相比较, 可以发现其比重是偏低的。2004 年, 上海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54.20% , 

其中上述这些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是10.85%。1997 年上海金融业、保险业及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服务业从业人

员的比例只有2%, 2001年增加到5.6%。
③
对于全球城市纽约与伦敦来说, 早在1996 年纽约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百分比就达到80.3%, 其中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是17%; 1996年伦敦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

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是88.5%, 其中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是11.7%。
④
 

从上海与全球城市的对比中可知, 上海不仅第三产业发展是滞后的, 而且在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上也是缓慢的。它们说明

了两个问题。就整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分工而言, 我国的生产劳动分工不如美国与英国深入。纽约与上海同作为这两个国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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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性首位城市、伦敦作为英国首位城市服务业发展情况表明了这点。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高级专业人才的严重短缺在某

种程度上制约了上海向世界金融中心发展的速度。其次, 上海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发展上比其他两个城市也是相对滞后的。这两

个问题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层次相对低下, 也说明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的经济发展尚需要在人力资本方面作进一步投

入。它同时也说明, 国际化城市服务业的增长依赖于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 劳动力投入放在重要位置。可以从第三产业产值增

长率与就业人口增长率得到这点结论: 2002 年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为9.8%, 其就业人口增长率8.9%, 2003 年第三产业增

长率为9.84%, 其就业人口增长率为9.1%。
⑤
 

专业化人才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之间存在明确的分界。专业化人才工资率高, 就业相对稳定, 人力资本投资多。低技能

劳动力收入偏低, 教育相对不足, 工作更换频繁。收入两极分化的“双峰主义”在服务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即高收入群体与

低收入群体人数与收入差距的扩大。生产者服务业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娴熟的工作技能与深厚的专业知识, 这部分

人收入较高。另一方面, 大量消费者服务业与分配性服务业聚集了从农村转移过来的或者受过较少教育投资人口。这类服务业

要求的工作技能较低。服务业要求技能与知识的巨大差距表现在收入的巨大差异上。以上海为例, 由于服务业在国际化城市产

值与就业人数的比重越来越大, 因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来越大, 上海的基尼系数也越来越高, 如图2。 

 

四、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 

国际化城市服务业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不同产业与不同收入群体展开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依据

其产业利润率, 居民主要依据其收入水平高低争夺城市空间。在国际化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产业与居民争夺

的焦点在于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接近与利用上。由于国际化城市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上, 产业与居民对城市空间的争夺

主要表现对中心城区空间的靠近与占有上。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 居住在中心城区所获得交通成本节约与居住在郊区所获得清

新空气、充足的阳光和空间相比较, 前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权重。相同情况也出现在不同产业对城市空间的占有与争夺上。产业

与居民空间迁移既可以通过政府对旧城改造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市场行为方式进行。这样, 国际化城市中心城区逐渐聚集了高

产业利润率与高收入群体, 而中低收入群体与低利润率的产业则不断向城市郊区迁移。国际化城市空间出现了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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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为例, 尽管上海市政府不断试图减轻中心城区的负担, 以建立新城的方式分散中心城区的功能, 但是, 从2001 年

到2004 年, 中心城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度仍然在不断提高, 如表2。从2001年到2004 年, 上海第三产业的平均产业密度

每平方公里增加了1665 元, 而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增加了13136 元, 郊区县每平方公里只增加了1116 元。上海第二产业的平

均产业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了2259元, 中心城区产业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了12606 元, 郊区县尽管增长率高达85% , 但绝对数

量只增加了1764 元。
⑥
 

中心城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密度都在升高, 而工业从业人数在减少。尽管中心城区占上海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在不断降

低, 工业生产转移到郊区县进行, 中心城区第二产业发展的速度低于郊区县, 但第二产业密度在绝对数量的大幅度提高表明技

术与知识正在替代劳动力投入成为促进中心城区第二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生产者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在城市中心区的集中必然会带来高收入群体在本地区工作性与生活性的聚集。财富主要集中在

城市中心区。生产者服务从业人员的高收入使其有能力选择居住空间。专业服务从业人员特别是金融从业人员一般选择在城市

中心区居住。同时, 高新技术开发人员、专家、教授和管理人员等知识密集型人才也聚集到城市中心区居住。城市中心区拥有

较为完备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娱乐设备, 其综合功能是郊区无法比拟的。 

以上海市为例, 高收入群体的居住区域一部分集中在长宁- 古北社区和西郊虹桥地带; 淮海路沿线、衡山路沿线、湖南路

沿线、新天地和北外滩地带; 徐家汇中心地段、肇家浜路、徐家汇路、陆家浜路至南浦大桥沿线地区; 延安高架路、江苏路、

静安寺地带、长寿路、四川北路和苏州河两岸。另一部分高收入群体居住地集中在浦东新区陆家嘴滨江地带、汤城高尔夫球场

周边地域、世纪公园周边地域、佘山风景区以及沿地铁一号线向南延伸的地段。城市内环线之内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高收入群体。

除了远郊别墅外, 绝大部分的高收入群体居住在外环线内。 

生产者服务业与高收入群体向城市中心区的聚集对低收入人群产生了挤压作用。高附加值产业与高收入体群要求比较宽敞

的空间。高收入群体的居住建筑与高附加值产业所在的建筑在空间上除向上发展外, 也在排斥其他用途的建筑, 以扩大占据的

空间。因此, 城市空间极化包括了低附加值产业与低收入群体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迁移的过程。 

低收入群体向外迁移最常见的政府行为形式是通过旧城改造方式的居民搬迁, 城市政府把搬迁居民安置在城市中心区的边

缘地带, 以分散中心城区过于密集的人口。此外, 城市政府或企业与单位为解决住房紧缺问题而兴建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也

都建在城市中心区的边缘地带。以上海为例,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建设的单位公房与经济适用房大部分建在内环线以外,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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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因搬迁的建设的房屋建在中环线以外, 而现在的旧城改造与搬迁安置工作大部分位于外环线以外。 

在低收入群体向中心城区之外迁移中, 外来人口到国际化城市的非正式就业构成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城市中心区聚集的生

产者服务业所要求的教育背景与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也是外来人口无法企及的。由于从农村流动出来的人口以受教育程度低、低

技能为主要特征, 他们在城市谋取工作的收入水平低,同一工作时间不长且不稳定, 大部分以临时性工作为主。在户籍限制与社

会保障制度缺失条件下, 他们的生存与工作需要个人之间的相互协助。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公共服务和向更高阶层爬升机会也是

受到限制的。于是, 由同乡籍的农村流动人口组成所谓的“村庄”, 以期能够相互帮助与照顾。这些“村庄”一般位于在城市

中心区的边缘地带。所谓城市边缘地带或城市边缘区是指紧邻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他们不会居住在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郊

区。这是因为居住在城市中心区的边缘即可以获得工作机会, 可以获得较低的房屋租金。工业开发区的设立与低附加产业空间

外延为外来人口带来了就业机会。 

在20 世纪80 年代, 上海相当数量的外来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城市建成区和城市边缘区。但是从90 年代开始, 上海经

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中心区的重新发展, 城市边缘区成为接收流动人口的首要地点。外来人口从城市中心

区和建成区向边缘区聚集, 而城市中心区与城市建成区的外来人口在不断减少, 它体现了城市中心的再发展与对低收入人群的

挤压作用, 如表3。 

 

从绝对数量来看, 2000 年, 上海的外来人口在9 个中心城区就业与居住的有130.07 万人, 在10 个郊区县的有257.05 万

人。2003 年, 上海的外来人口在中心城区就业与居住的有130.26 万人, 在郊区县的有368.53 万人。城市中心区的外来人口只

增长了0.14%, 各个城市中心区的增长率大部分在7%以下,徐汇区与静安区出现了负增长。与之形成明显对照的是, 郊区县的外

来人口增长率达到43%。除去崇明县外, 其他各郊区县的增长都在17%以上。在绝对数量上, 外来人口大部分聚集在与城市中心

区较近的浦东新区、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和松江区。与城市中心区较远的南汇区、奉贤区、金山区、青浦区和崇明县的外

来人口绝对数量则较少。
⑦
 

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极化现象突出地表明了在资本全球性流动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的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为吸引资本到本

国与本市投资所作的努力。在工业化尚未完成而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下, 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 国际化城市采取的极化策略, 

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一种现象。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短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基础设施的短缺, 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

中心区的定位带来的空间极化可能表现更为突出。相对于人口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而言, 这种空间极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空间聚

集, 是人力资本、财富与科技知识的空间集中。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极化也表现了新的国际劳动生产分工条件下, 全球性生产与

地方性生产的分离。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 一种贯穿于全球的生产体系产生了。它在全球以世界城市为节点, 构筑了一个

全球性的流动空间。国际化城市的空间极化表现了它试图融进全球流动空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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